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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这个“拓”字胜于豆丝本身。一张乡间豆制品
居然是拓出来的，想想都是件艺术品，想想你都会执着地
前往，以图一饱眼福，伴之以解口馋。一道农家菜，也不
是菜，相当于点心。也不是点心，相当于茶品，以艺术品
的形式存之于世，这在全国的乡间饮食文化中可能少之又
少了。请您注意，这里量词我用的是“张”，符合艺术品的
构件要素，我们从不称呼它“个”或“碗”之类。“一个豆
丝”显得没了章法，“一碗豆丝”显得俗不可耐。

是不是我们的祖先或这里的土著是一名书法大家？他
把农家制作的一种豆制品想象成拓片了。我坚信我的想
象，我坚信我们祖先的智慧。那田野的空旷，那泥土的清
香，那稼穑的舞姿，那农人的俊俏尽被这张拓出来的豆丝
原原本本地烘托出来，让人美不胜收。

我想到了小时候见到豆丝便如馋猫一样的场景了。新
拓出来的豆丝，出得锅来，香而嫩，爽而脆，不焦不黄，
茵茵亮亮，蛊惑我急切地抓到手上，烫得我蹦蹦跳跳，然
后左手换右手，右手又换左手，忙不迭地馋啃一口，又
烫，又舍不得吐，又吞不下去，只好不停地唆嘴──我没
搞清楚是嘴唆豆丝，还是豆丝唆嘴。母亲见状，一旁眯眯
笑，父亲一旁狂骂。现在想来，如果我是一名画家，我能
画出八米长卷的《拓豆丝全图》来，用这般急不可耐的妙
境，画出“一日上树能千回”的农家孩子在一张豆丝面前
的无奈而亡赖的神情。

与这个拓字对应的是“丝”字，想来一定指的是它的
制作过程。

豆丝由浸泡过后的大米与浸泡后去其外衣的绿豆共同
用石磨磨成浆，再进入锅中拓成的产品，也有用黄豆的，但黄
豆没有绿豆的饱满，没有绿豆产生出来那种绿茵茵的生动景
象。口感也不一样，绿豆拓出来的豆丝糍性强，口感糯，滋滋
润润的，似一位有涵养、懂修为的乡村儒雅秀才。

拓豆丝是一件十分隆重的事，在乡下。要看个日子，
庚日？丙日？我家一般由父亲思索裁定。裁定了日子，便
开始张罗，既要准备拓豆丝的大米与绿豆──在20世纪的
乡村，轧米厂在腊月也是要排队的──又要与村子里其他
人家商量石磨的事情，不像现在有了电磨。那时石磨也不
是每家每户都有，一般是几家几户共用，所以不能撞衫
了。必须你家上午，我家下午，你家今天，我家明天地先
后排队敲定。

我看见母亲将磨好的豆浆用盆用瓢舀至灶台边，那乳
白色的豆浆，母亲用瓢舀时一条长线，慢条斯理地流至盆
中，漂亮极了，也只有在这时，才能感受到丝的模样，这
样的状态家乡称之为诗诗文文的，有一种诗的气质。实际
这时已经有香味了，一股清香，泥土的清香入肺入脾。

拓豆丝对灶膛的火也是十分讲究的。印象中最好的莫
过于干枯的松针，家乡人称之为松毛。它火势旺，但它有
说消散就消散的釜底抽薪的功效──这正是拓豆丝所需要
的火候。所以20世纪每至深冬，一个屋场，打头人（有的
是生产队长）会召集大家开个会，商量开山的事，所谓开
山就是家家户户上山斫柴筢柴。一定会是一晴好的日子，
大家上山斫柴筢松毛，为拓豆丝做些准备。也有没有山场
的屋场，那样便没有了松毛，那便只好退而求其次，用节
节草了，节节草拓豆丝要逊色很多，因为其火喉难以控
制，稍不留神便焦了。

我喜欢豆丝拓的过程，简直是一种享受。母亲舀半瓢
豆浆，沿锅匀称地旋转三百六十度，然后用蚌壳，我们叫
湖壳（家住泊湖边，估计因为蚌长在湖里的缘故）单手几
乎一千零八十度螺旋式下降旋转，到锅底时，正好豆浆薄
薄地拓满锅，不多不少，就像一张宣纸铺在了某件碑文石
刻或青铜器上。然后用斗笠盖上，真真切切记得是用斗笠
而不是用锅盖，我感觉是因为斗笠散气。等斗笠上面的气
成团上升，便熟了，掀开时，母亲还轻轻散几下，然后轻
轻拍打后取出，一张豆丝便有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

半瓢豆浆？有人问我，我不能肯定。一千零八十度？
我也不能确保。但母亲那手那兰花指，旋转着拓，是螺旋
而不是往返，我看得真切，有诗意，有诗情。所以我又
想，何不就叫拓豆诗呢！

在乡下，拓豆丝还要请人吃，不请人吃不热闹。大家
叫上至亲叫上好友，红烧肉一大钵、红烧鱼一大盆，几个
青菜做点缀，喝上三五盅，这也是农人们最幸福的时辰。

一家人吃了喝了过后，便开始切豆丝，将一张张冷却
了的豆丝切成一段一段，准备第二天晾晒，晒干的豆丝易
于保管与收藏。春暖花开之日便是这些豆丝招待客人之时。

在我老家，拓豆丝这件事如今仍然普遍健康地存在。
人们并不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改变它那份原始的乡村缠
绕。每到十冬腊月，乡里乡亲，几乎是奔走相告，大家仍
然遵循着那套老做法。此时，每个村庄都像过节，你请
我，我请你，几乎就是东家馋到西家。甚至在外打工者，
每至冬至前后，便发来微信告诉父母或堂客：家里什么时
候拓豆丝呀？别忘了告诉我，我要回家吃豆丝。

拓出来的食品：
豆 丝

昔日乡间，房前屋后，都连缀着一方篱
笆围成的小菜园，每到春来，盎然绿意淌满
一地，韭菜、菠菜、小葱，在微风中争相摇曳，
成为一抹生动亮色。

韭菜是“懒人菜”，一次种植，多年享用，
冻不死，热不死，旱不死，春夏秋三季，一畦
畦韭菜，青绿肥嫩，掐而复生，生而复掐，总
也掐不尽，吃也吃不完。

韭菜有春韭、夏韭、秋韭之分，春韭香气
浓郁，夏韭辛辣刺鼻，秋韭略带苦涩。就像
弟兄几个，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擅长。

乡间吃韭菜，都爱头一茬的春韭，俗称
“头刀韭菜”。乡间流传着一首《四鲜歌》：
“头刀韭，谢花藕，新娶的媳妇，黄瓜妞。”虽
土得掉渣，却生动有趣，春韭之鲜，可见一
斑。春吃韭菜正当时，此时的韭菜，色秀香
浓，叶嫩味鲜，没有夏韭的辛辣，也没有秋韭
的苦涩，可谓香中带甜，鲜嫩适口。

乡谚说：天九尽，地韭出。春回大地，万
物萌生，在泥土中憋屈了一冬的韭菜宿根，
借着氤氲升腾的地气，蓄势待发，孕育生
机。“一畦春雨足，翠发剪还生。”虽然还是春
寒料峭，但只需一场春雨的撩拨，韭菜宿根

便从梦中醒来，破土而出，抽出嫩芽，去赶赴
一场与春天的约会。

刚萌发的韭菜新芽，不是天青色，也不
是草绿色，而是红中泛紫，楚楚动人。过不
了几天，新芽出落成弧形外翻的新叶，很像
君子兰刚发出的嫩芽。时令更迭，宛如赛
跑，在跨越了立春、雨水、惊蛰的节气关卡
后，春韭艰难缓慢地生长着，一点一点，一寸
一寸，直到身披一袭翠衣，袅袅婷婷立于菜
地，远远望去，宛如一汪盈盈碧水，又似一帧
动人春景。

再过上一段时日，春韭渐次生出五个
叶片，从青涩走向成熟。厚积薄发这个成
语，用到春韭身上，一点也不为过。其个
头不高，顶多也就一大拃，不过，因为储
蓄了一冬的养分，叶片厚墩墩的，富有弹
性和韧力，特别是头刀韭菜，叶质肥厚，
味美鲜嫩，口感好，还有营养。乡谚说：
早春韭，不起手；晚春韭，不上手。吃春
韭的好时候，没有几天，早了，太嫩；晚
了，太老，吃着有些柴，还垫牙。

老辈人常说：三天不吃青，两眼冒金
星。对于北方人来说，吃了一冬的干菜黑

菜，早就盼着开春，能吃上一口青菜，尝尝
鲜。人间至味是春韭，无论凉拌烹炒，或者
制馅做汤，味道皆好。将韭菜焯水后，切段，
和菠菜一起凉拌，有种自然的鲜嫩。韭菜经
旺油爆炒，断生即吃，口味也不错。如果将
韭菜和其他食材搭配，吃法更多，譬如，韭菜
炒鸡蛋、炒肉丝、炒豆腐。还可将韭菜调成
馅料，包水饺，蒸包子，摊煎饼，做菜盒，每一
样都是民间佳味，经典面食。

老日子的村庄里，虽说物资匮乏，但凡
事有章法，人是这样，果蔬亦是如此。一年
四季，啥季节吃啥菜蔬，是上天的安排，也是
大自然的规律。若是错过了季节，心急也不
行，想吃就要再等上一年，除了等待，别无他
法。农人们敬畏自然，更效法自然，遵循不
时不食的古训，深谙瓜熟蒂落的老理。

不像现在，温室大棚催生出来的反季节
菜蔬，倒是满足了冬食春疏、夏餐秋果的口
欲之福，却再也吃不出菜蔬本来的鲜美味
道。譬如韭菜，过去北方的冬天是吃不到
的，现如今，数九寒冬，冰天雪地，韭菜在菜
市场上随处可见。温室大棚里长出来的反
季节韭菜，入眼一看翠生生的，和大田里种
出来的韭菜一模一样，但拿到手里仔细端
详，就会发现，叶子软塌塌的，好像断了筋
骨，更无半点韧劲，用鼻子嗅一嗅，更是没有
一点春韭的鲜香。原因何在？温室里长大
的韭菜，没有集天地日月之精华灵气，更缺
少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磨难，只是一味地养尊
处优，吃起来味同嚼蜡，也就不足为奇了。

春鲜莫过头刀韭
梁永刚

天边泛起淡淡的鱼肚白，喧嚣一夜的
城市还未完全苏醒，我走在熟悉的小巷
中，感受着这份寻常的烟火气，心中涌起
一股莫名的感动。

寻常烟火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温暖而
柔和。它穿过薄雾，洒在老街的石板路上，
映照出岁月的痕迹。那些被岁月打磨过的
青石板，仿佛在低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老
街两旁的店铺陆续开门营业，老板们忙碌的
身影在晨光中显得格外亲切。早点摊前，香
气四溢的侉饼和金黄酥脆的油条散发着诱

人的味道，摊主们手法娴熟地为每一位顾客
打包，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寻常烟火也是街头巷尾的人间百态。
卖菜的大姐们早早地将新鲜的蔬菜摆放在
摊位上，绿油油的青菜、红彤彤的番茄、
水灵灵的黄瓜，仿佛在诉说着丰收的喜
悦。孩子们背着书包，欢声笑语地奔向学
校，他们的蓬勃朝气为这寻常的早晨增添
了几分活力。老人们则悠闲地在公园里散
步、聊天、唱戏、下棋，享受着这宁静而
美好的时光。

寻常烟火更是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的
温馨时光。夜幕降临，一家人围坐在餐桌
旁，共享丰盛的晚餐。红烧肉色泽红亮，散
发着诱人的香气；清蒸鱼鲜嫩可口，寓意年
年有余；蒜蓉西兰花清新爽口，为这顿晚餐
增添了几分绿意。大家谈笑风生，这份温馨
让我深切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幸福。

寻常烟火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春节
时，鞭炮声此起彼伏，家家户户贴春联、
挂灯笼，喜庆又祥和。中秋节时，人们赏
月吃月饼，寄托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美好
生活的祝愿。这些传统习俗丰富了人们的
精神生活，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快节奏的时代里，寻常烟火尤为珍
贵，它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实和美
好，让我们懂得了珍惜眼前人和事。就让
我们放慢脚步，去细细品味这寻常烟火中
的美景吧！

寻常烟火是美景
邓友伟

雪 粒 子 簌
簌落在桂花 孃
的蓝布头巾上，
像 撒 了 把 盐 。
她扶着门框往
塝下望，那一垄
上海青在雪幕
里泛着绿，蜷缩
的叶片像是竖
着耳朵在等谁
回来。

桂 花 孃 的
脸上没有一丝
喜色，她的心思
已经飘到了千里之外。

“哥的火车该过衡阳了。”小芹
心里想着，把火盆往门边挪了挪，
竹针在毛线里穿梭得飞快。绿茸茸
的线球像一棵小青菜，绿得晃眼。
她 特 意 选 了 新 上 市 的 墨 绿 色 毛
线，——小新哥总在视频里说，莞
城的天总灰扑扑的，不像老家，开
门就见绿，空气也是甜的。

桂花孃的布鞋在门槛上蹭出两
道湿痕：“昨儿夜里灶王爷打喷嚏，准
是这小子馋青菜豆腐了。”她忽然弯
腰抓了把雪，雪团子在手心化成混浊
的水，“那年他爹……”

“孃！”小芹的竹针“啪”地戳
进线团。十六年前那场事故像是老
寒腿，阴雨天总要发作。雪地里的
脚手架、卷款逃跑的工头、疯疯癫
癫出走的娘，还有桂花孃一夜白了
的头。桂花孃就是在那时白了头，从
祖母变成了孃。

雪还在下，厚厚的积雪堆满了
垄沟，偶尔露头的一点点菜绿和耀
眼的白雪形成了鲜明对比。看着飘
飘忽忽的雪花，桂花孃的眼神又变
得恍惚起来。

山里的菜，甜，又鲜，没有半点青
草气，特别是霜打过的青菜，出了锅
软软嫩嫩的，做成青菜汤饭、青菜面
鱼、青菜包子、青菜挞果，一家人都喜
欢吃。遇上下雪天，端上一锅热腾腾
的青菜豆腐，那是小新的最爱。想到
这，桂花孃脸上不觉露出了笑。

手机贴着大腿发烫。三小时
前，同学微信群里在疯传，说县医
院收治了一位东莞回来的伤员。东
莞？小芹心里一咯噔。眼前仿佛有
一只手——一只裏着白纱布的手一
直在晃，晃着晃着，忽又变成了一片
雪光，刺得人流泪。

“问问，你哥到哪了。”
“快到县城了吧。”
“到县城了吗？”
“快了……”
手机也不接！小芹嘟囔着，头也

不抬，好像不接电话的是眼前这一团
不说话的线球。她不敢将微信群里
的事告诉孃。

纷纷扬扬的雪花终于停下了，
天空也慢慢暗下来。屋外，那一垄
青菜依然泛着雪光，只是不再像白
天那么刺眼。

“青菜滚豆腐，日子长如路。”桂
花孃望着门外满地的积雪自言自
语。青菜豆腐保平安，这是老家祖祖
辈辈挂在嘴边的口头语。

小芹心里明白，孃的话是说给她
听的，该下地割青菜了。

以前可不是这样。以前每次要
下地割菜，桂花孃就急忙忙出来制
止：急啥呢，再等几天小新就要回
家了。

轻轻扒开雪，露出一棵碧绿绿
的青菜，醉眼。当月牙镰割向菜茎
的一刻，小芹仿佛听到叶底传上来
一声“疼”。拿刀的手有些颤抖。看
着一垄青菜一棵棵倒下，她眼前似
乎起了一层薄雾——一个没有冬天
的城市，一副副冰冷的脚手架，雾
中隐约可见……

夜色漫过菜垄时，灶火给满墙奖
状镀了层金。“优秀技工”“生产标兵”
在油烟里卷边，像卷曲的菜叶。

“嘟，嘟，嘟。”手机突然在围裙口
袋震动：“妹，刚过衡阳。”她转身要
喊，却见桂花孃靠着门框打盹，苍老
的手里还攥着那团绿线球。

看着眼前这一垄伏地的青菜，和
垄沟边厚厚的积雪，小芹眼眶里溢满
泪水。她想说，这一垄过冬的青菜真
是好啊，绿是绿，白是白，像冬天该有
的样子。

远处，传来冰棱坠地的脆响。

一
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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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暖阳融融，新绿初绽，正是品
味香茗的好时光。如今，人们常把喝茶当作
一种日常的休闲享受，可在古人眼中，品茗
不仅是味蕾的愉悦，更蕴含着修身养性、感
悟人生的深意，是一场与心灵对话的仪式。

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里，对茶的描写
细腻入微，将茶文化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
致。在第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
红院劫遇母蝗虫”中，贾母带领众人来到栊
翠庵，妙玉亲自烹茶相待。她先是捧上一盏
老君眉给贾母，贾母尝了一口，便问：“是什
么水？”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雨水。”这一
问一答间，尽显贾母对茶的讲究和妙玉的茶
艺精湛。

曹雪芹对妙玉泡茶的过程进行了细致
描绘。妙玉将那珍贵的梅花雪水从瓮中轻
轻舀出，置于炉上慢慢煮沸，水汽氤氲中，茶
香似乎已经开始弥漫。随后，她以优雅的姿
态将茶叶缓缓投入精致的茶具，动作轻柔而
娴熟。待茶汤泡好，妙玉将茶盏一一奉给众
人，那茶盏在她手中宛如艺术品，每一道工

序都充满了仪式感。
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被妙玉请进耳房，

妙玉拿出自己常用的绿玉斗给宝玉斟茶，又
特意为黛玉、宝钗准备了珍稀的茶具。黛玉
问：“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
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
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
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
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
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
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如何吃
得。”这段对话，不仅体现了妙玉的高洁与孤
傲，更将茶的讲究推向了极致。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品茶的过程中，曹
雪芹着重刻画了妙玉的心境与追求。妙玉
身为出家人，却对茶有着极高的追求，她用
珍贵的梅花雪水泡茶，不仅是对茶味的极致
追求，更是她内心纯净、超凡脱俗的体现。
她通过茶，与宝玉等人进行着一场心灵的交
流，在茶香四溢中，展现出独特的人格魅力。

在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已有数千年

历史。传说上古时期，神农氏尝百草时，偶
然间发现茶叶煮水饮用可解毒，茶文化便由
此发端。随着时间的推移，茶从简单的药用
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饮品。唐代，茶圣陆羽
著《茶经》，详细阐述了茶的起源、制茶工艺、
烹茶方法等，将茶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
度。此后，茶在文人雅士间广为流传，成为
他们寄托情思、抒发胸臆的重要载体。

古人品茶，讲究环境、心境和茶具的搭
配。在幽静的庭院中，或于山水之间，摆上
一套精致的茶具，煮上一壶香茗，在袅袅茶
香中，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他们认为，品
茶能使人内心平静，忘却尘世烦恼，达到一
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正如苏轼所说：“从来
佳茗似佳人。” 茶，不仅是一种饮品，更是
一种精神寄托。

当然，“品茶修身”并非迷信，而是有着
科学依据。现代研究表明，茶叶中含有丰富
的茶多酚、咖啡因等成分，具有提神醒脑、抗
氧化、降血脂等功效。经常品茶，不仅能滋
养身体，还能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片刻
宁静，放松身心。

如今，每至春日，人们在踏青赏春的同
时，也不忘泡上一杯香茗，感受茶香带来的
宁静与美好。当那一缕缕茶香萦绕在鼻
尖，一切喧嚣与疲惫都被抛诸脑后，让人在
茶香中感悟生活的真谛，享受这片刻的惬
意时光。

春读红楼品香茗
徐 静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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